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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摘】  

「二拍」與佛教  

 

李雪濤  

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講師  

   

  主：真是難得見面，我這裡剛好有朋友送的上好的龍井，今晚就在我這間寒舍裡一敘為

快吧！ 

  客：是啊！今天不品個盡興，聊個痛快是不會回去的。前些日子翻出來你送給我的一篇

刊在香港佛教刊物《內明》上的大作〈「三言」與佛教〉[註 1]，又讀了讀。正巧在書攤上看

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依據日本內閣文庫所藏尚友堂本，重新標點分段的《拍案驚奇》和《二刻

拍案驚奇》，遂買了回來，研讀了一番，感到很有收穫。 

  主：你說的是「二拍」，幾年前寫〈「三言」與佛教〉一文時，我也仔細讀過淩濛初（一

五八○－一六四四）的這兩部小說集，還做過一些筆記，後來因為總覺得考慮得不成熟，一

直未敢貿然動筆。今天難得你來，我們可以就〈「二拍」與佛教〉這個題目聊聊。 

  客：「三言」與「二拍」幾乎成了家喻戶曉的古代白話作品。但跟「三言」之多依傍宋、

元舊話不同，「二拍」實為中國第一部由個人創作的白話小說集。但歷來說起「三言」，沒

有不提及「二拍」的，它們幾乎成為一體了。 

  主：正因為如此，今天我們也來說說「二拍」。 

  客：首先我讀這兩部明代小說集的總的印象是，同老百姓的日常生活直接或間接發生著

關係的佛教在當時的社會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：在道德倫理方面對作為正統地位的儒教作必

要的補充，並且已經形成了一種社會力量。正如你在〈「三言」與佛教〉一文中所概括的：

佛教對人們行為的制約則提到了心理的、精神的高度。這就把倫理道德的規範範圍擴大了，

從而它不僅規範人的行為，而且制約人的思想。 

  主：有道理。不過，我在這裡首先想指出的是，佛教在當時可粗略畫分為三個層面：即

士林佛教，僧伽佛教以及民間佛教。士林佛教可以說是哲學的佛教，體現著士階層對玄妙的

佛理的玩味，這可以僅僅是一種信仰或生活態度。僧伽佛教是作為出家僧尼們的信仰和生活



《普門學報》第 18 期 / 2003 年 11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，共 14 頁 

文摘 / 「二拍」與佛教 

ISSN：1609-476X 
 
 

 
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：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：07-6561921 轉 1291、1292 傳真：07-6565774  E-mail：ugbj@fgs.org.tw  

方式而存在著的。而民間佛教則體現了民眾對佛教的信仰，它主要在下層平民大眾中傳播，

這同時也是個複雜的諸教、諸神並存的大雜燴。「二拍」所涉及到的基本上是後兩個層面的

佛教，而這些內容在正統的佛教史中是很少或不屑談及的。佛教作為一種社會力量，對傳統

的倫理道德予以補充，這種情景在今天的台灣、新加坡、香港等華人社會中依然能夠看得到，

儘管現代社會已經處於法律的時代了。 

  客：佛教對當時人們思想的影響，從說書人所講的內容及其對這些故事的分析、評判中

看得一清二楚，那就是因果報應的思想──業報輪迴說。且看《初刻》卷十一〈惡船家計賺

假屍銀 狠僕人誤投真命狀〉入話中的一首詩通俗地表現了這一思想： 

  

湛湛青天不可欺，未曾舉意已先知。 

善惡到頭終有報，只爭來早與來遲。[註 2] 

  

  主：打住！請稍候，待我把以前的筆記找出來。對，對，是這裡，《二刻》卷二十四〈庵

內看惡鬼善神 井中談前因後果〉一開篇便說： 

  

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 

要知來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[註 3] 

  

  並且作者在《初刻》卷三十〈王大使威行部下 李參軍冤報生前〉的入話中，講了兩則

故事。一件是《唐逸史》中採桑女的三生果報；另一件是宋《夷堅志》上所記載的吳將仕兩

世果報。在正話中，則敘述了唐時河朔李參軍少時打劫財物，曾害死一少年，後雖出仕做官，

二十七年後仍被王士真（重又投胎的少年）所殺。這又是一篇現世報的故事。在太守問及李

參軍事由時，他道出了原委：「……曾聞釋家有現世果報，向道是惑人的說話，今日方知此

話不虛了。」[註 4]這實際上是說書人勸戒的話。 

  客：讓小說中的人物說出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則更顯得自然。業報輪迴說所強調的是個

人的「業力」作用，一切都是自作自受，主張人們的活動會帶來一定的後果，得到果報。這

在客觀上對人們的行為有一定勸戒和約束的作用。但這也同樣容易使人誤解而倒向宿命。如

《二刻》卷七〈呂使君情媾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儒門女〉中的薛倩對自己的不幸（父母雙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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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母又跟呂使君私奔，自己則失身妓籍），嘆息道：「……只是前生業債所欠，今世償還，

說他怎的？」[註 5]人在遭受痛苦、威脅或喪失親人的時候，是很容易接受宿命論的思想的。

《初刻》卷四十〈華陰道獨逢異客 江陵郡三拆仙書〉的本話中，李君受白衣人三封書，所

有事體都如仙書上所言。在拆得最後一封書後，知道自己沒救時，李君對他妻子說道：「仙

兄數已定矣，哭他何干？吾貧，仙兄能指點富吾；吾賤，仙兄能指點貴吾；今吾死，仙兄豈

不能指點活吾？蓋因是數，去不得了。就是當初富吾、貴吾，也元是吾命中所有之物。前數

分明，止是仙兄前知，費得一番引路。……天下事大約強求不得的。……」[註 6]作者接著又

寫道：「……奉勸世人看取：數皆前定如此，不必多生妄想。那有才不遇時之人，也只索引

命自安，不必抑鬱不快了。」[註 7]這些都是典型的宿命論。 

   主：《二刻》卷三十二〈張福娘一心貞守 朱天錫萬里符名〉卷首的詩更毫無修飾地道

出了宿命觀： 

  

耕牛無宿草，倉鼠有餘糧。 

萬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[註 8] 

  

  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：宿命論同佛教的業報輪迴學說究竟有什麼不同呢？人們為

什麼又總是將這兩者混為一談呢？實際上這兩種思想的區別還是滿大的：宿命論認為，人的

命運都是被安排好了的，只是你我還不知道罷了。人們只有服從這種安排，任何想改變現實

的積極努力都是徒勞的。而佛教的業報說所講的是三世六道輪迴，前世雖無法改變，但在現

世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努力改變其命運。佛教大德們所倡導的六波羅蜜（六度），亦即布施、

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以及智慧，強調的正是個人的勇猛精進，也就是說非常重視作為主

體的人的自覺能動性。從這點來看，宿命論跟業力說還是有根本的差別的。有趣的是「宿命」

一詞來自佛教典籍之中：比如後漢‧安世高[註 9]所譯的《佛說尸迦羅越六方禮經》中的一句

偈就說：「父母家室居，譬如寄客人，宿命壽以盡，捨故當受新。」[註 10]又比如在由唐‧釋

道世（總章元年－西元六六八年後卒[註 11]）所著佛教類書《法苑珠林》中的第十八篇〈宿命

篇〉[註 12]所引的故事也只是跟以往世的命運有關。在佛教典籍中，「宿命」所指的僅是過去

世之命數，是一個中義詞。今天談到「宿命論」一詞，實際上是英文 Fatalism 一詞的意譯，

並非真是由宿而定的，主要是由天、上帝安排好的。 

  客：說得好！這使我想起了《金瓶梅》中的一段：一次有個和尚化緣，西門慶因生了兒

子，一時高興，便在疏簿上寫下了五百兩。吳月娘趁機勸他多做些善事，少淫欲。且看西門

慶如何回答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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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的醋話兒又來了，卻不道天地尚有陰陽，男女自然配合。今生偷情的、苟合的，都

是前生分定，姻緣簿上注名，今生了還。難道是生剌剌，胡搊亂扯，歪廝纏做的？咱

聞那佛祖西天，也止不過要黃金鋪地。陰司十殿，也要些楮鏹營求。咱只消盡這家私

廣為善事，就使強奸了姮娥，和奸了織女，拐了許飛瓊，盜了西王母的女兒，也不減

我潑天富貴。[註 13] 

  

  西門慶那貪財好色、厚顏卑鄙之嘴臉躍然紙上。他這一段胡言亂語實際上是用宿命論的

觀點來解釋佛教的業力說，目的自然是為自己無恥行為的辯護。 

  主：從佛教對人們思想的影響來看，除了我們上面談到的業報輪迴說之外，在「二拍」

中還能瞭解到佛教對人的本質和價值的看法。在《初刻》卷十四〈酒謀財於郊肆惡 鬼對案

楊化借屍〉中便寫到官府斷案時的心理活動：「因曉得人身四大，乃是假合，形有時盡，神

則常存……」[註 14]五蘊之中的「色」乃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和合組成人的身體。自然，人還

有精神活動，這便是五蘊之中的受、想、行、識。人便是由這五蘊暫時和合而成的。但五蘊

畢竟是要分離的，故而人根本就沒有一個所謂真實存在、恒常不變的本體（人無我）。由此

我們可以推論出，人的本質是空的。不僅人的本質是空，世間一切都是空，因為一切法無非

是由種種因緣和合而成，不斷變遷，無常恒堅實之自體（法無我）。《初刻》卷二十二〈錢

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刺史當艄〉的一開頭便說：「人生榮華富貴，眼前的多是空花，不可

認為實相。」[註 15]人的本質都是空，更何況身外之榮華富貴了。 

  客：苦乃是佛教對存在的一種普遍的感受。苦之形成是由於不合自己意趣的感受而引發

的，而生命之苦則是伴隨著心理上的迷執而來的。明朝晚期，由於經濟活動日益頻繁，形成

了市民階層，他們所進行的商業活動常常得冒極大的風險，故而福禍無常，很容易引發他們

對有缺陷、不圓滿的「苦」之信仰。生老病死、諸事無常，在小說中比比皆是。《二刻》卷

十九〈田舍翁時時經理 牧童兒夜夜尊榮〉借道人之言說出了人間之不圓滿： 

  

我這五字真言，乃是主夜神咒。《華嚴經》云：「善財童子參善知識，至閻浮提摩竭

提國迦毗羅城，見主夜神，名曰婆珊婆演底。神言：我得菩薩破一切生癡暗法，光明

解脫。」……人世有好必有歉，有榮華必有銷歇。……[註 16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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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段話終於使享受過榮華也倍受苦痛的莫繼大悟到：「師父，弟子而今曉得世上沒有十

全的事，要那富貴無干，總來與我前日封侯拜將一般，不如跟得師父出家去罷。」[註 17]瞭解

到並體驗過苦之後，下一步便是去追求常樂我淨的究竟圓滿的人生了。 

  主：下面我建議再順著〈「三言」與佛教〉中的思路，來具體看看佛教在當時社會生活

中所起的作用。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在〈「三言」與佛教〉中我曾總結出以下四個方面： 

  一、把信仰佛教作為暫時的避難所； 

  二、作為祭典的儀式； 

  三、燒香拜佛，寄託自己的心願； 

  四、寺院作為人們布施積善的場所。 

  客：這些方面在「二拍」中也都同樣有所反映，且聽我一一道來： 

一、 把信仰佛教（實則是把佛寺、尼庵）作為暫時的避難所 

  如《初刻》卷二十七〈顧阿秀喜捨檀那物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〉中，崔俊臣之妻王氏因

船上遭盜賊而流落至尼庵。庵主勸她道：  

  

……老身在此住跡，甚覺清修味長。娘子雖然年芳貌美，爭奈命蹇時乖，何不捨離愛

欲，披緇削髮，就此出家？禪榻佛燈，晨餐暮粥，且隨緣度其日月，豈不強如做人婢

妾，受今世的苦惱，結來世的冤家麼？[註 18] 

  

  王氏遂落髮歸依，法號慧圓。後來待強盜得誅，夫婦重又團圓，王氏復又還俗。 

  「二拍」的故事中，也有起初只把寺庵作為暫時避難所，後來恩怨瞭解，真心發願出家

的。如《初刻》卷十九〈李公佐巧解夢中緣 謝小娥智擒船上盜〉中，謝小娥所乘之船因被

強盜搶劫，小娥流落他鄉，至妙果寺出家為尼，「一身無歸，畢竟是歸依佛門，可了終身」

[註 19]。待了卻了心願，她心想：「昔年妙果寺中，已願為尼，只因冤仇未報，不敢落髮。今

吾事已畢，少不得歸依三寶，以了終身。……」[註 20]終於真正出家為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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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僧人在人死後作水陸道場，助念超度亡靈 

  佛寺乃清淨之聖地，在明代，一般人死之後有將棺木暫放寺觀中的習俗。如《初刻》卷

九〈宣徽院仕女秋千會 清安寺夫婦笑啼緣〉中速哥失里自縊身亡之後，他家為他買了棺木，

並「將棺木暫寄清安寺中」[註 21]。《初刻》卷二十〈李克讓竟達空函 劉元普雙生貴子〉中，

也講到了當時的這一習俗：李克讓死時對他妻子言：「身死之後，權寄棺木浮丘寺中……」

[註 22]同卷裴習死後，蘭孫「雇人抬出屍首，盛殮好了，停在清真觀中」[註 23]。 

  僧人們為死者所做的水陸道場等各種法事活動，可以說是中國古代喪禮中最為重要的形

式之一。生老病死是人生的大事，佛教對死亡的看法不同於世俗，肉體的死亡，只不過意味

著依據各自的業力轉生而已。佛門弟子們應施主的請求，為剛剛亡去的人誦經設齋，能使之

免去惡鬼的糾纏，在菩薩的接引之下，早日轉生，並以此超度水中及陸地一切鬼魂，普濟六

道眾生。《初刻》卷二十七中，崔俊臣同王氏團圓後，在經過他們的恩人高公的故鄉蘇州時，

便「問到他（指高公──引者）墓下，拜奠了，就請舊日尼院中各眾，在墓前建起水陸道場

三晝夜，以報大恩」[註 24]。又《二刻》卷十六〈遲取券毛烈賴原錢 失還魂牙僧索剩命〉中

因大勝寺高公的鬼魂纏著毛家子，「第二日，急急去尋請僧道做道場，一來追薦毛烈，二來

超度這個高公」[註 25]。 

  主：為施主做佛事，寺院和僧人在經濟上固然可以得到一些實惠，但弊端著實也不少。

記得印順法師在他的演講《切莫誤解佛教》中說過：「有的寺院，天天以做佛事為唯一事業，

出家的主要事業放棄不管，這難怪佛教要衰敗了。……不要把禮懺，做功德，當作出家人的

職業，這不但毫無好處，只有增加世俗的譭謗與誤會。」[註 26] 

  客：此言得之！記得明末萬曆年間來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利瑪竇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在

介紹中國佛教時，也講道：「為了不致全然無法為生，他們（指和尚們──引者）應邀到別

人家裡去誦經禱告。」[註 27]任何事情都有一個度，超過這個度就變得濫了。下面讓我來談談

這第三個方面： 

三、燒香拜佛，寄託自己的心願 

  信佛禮佛是當時人們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不論有什麼樣的心願，人們習慣於去

寺廟，在那裡許個願。「二拍」故事中，有關拜佛燒香許願的描寫，舉不勝舉。值得注意的

是，《初刻》卷二十四〈鹽官邑老魔魅色 會骸山大士誅邪〉一篇的本話，所講的是：「有

個大姓仇氏，夫妻兩個，年登四十，極是好善，並無子嗣，乃捨錢刻一慈悲大士像，供禮於

家。朝夕香花燈果，拜求如願。每年二月十九日，是大士生辰，夫妻兩個齋戒虔誠，躬往天

竺。三步一拜，拜將上去，燒香祈禱：不論男女，求生一個，以續後代，如是三年，其妻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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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有了妊孕。十月期滿，晚間生下一個女孩。」[註 28]仇氏的女兒喚作夜珠，後被老道用妖術

挾入洞中，而夜珠這時求死不得，無計可施，自怕不免遭受污辱，「只是心裡暗禱觀世音」。

[註 29]而仇氏夫婦也「日日在慈悲大士像前，悲哭拜祝道：『靈感菩薩，女兒夜珠，元是在菩

薩面前求得的。今遭此妖術攝去，若菩薩不救拔還我，當時何不不要見賜，也倒罷了！望菩

薩有靈有感。』」[註 30]後來觀音果然顯靈，救護了夜珠。從這裡我們可以看得出觀音信仰在

當時是非常普及的。 

  主：隋唐以降，觀音信仰長盛不衰。並且在這之後，將觀音造成女像的風氣越來越盛行，

人們從她那安詳、慈悲、仁愛、寧靜的面容中獲得慰藉以及拯救的希望。據《妙法蓮花經‧

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[註 31]說，觀音能現三十三化身，救七十二種大難，遇難眾生只須「聞是

觀世音菩薩，一心稱名，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，皆得解脫」[註 32]。正因為這一信仰在行

持方面簡單易行，才在民間流傳如此之廣！ 

  客：高見！在「二拍」中無論是僧俗，往往開口先道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這一淨土信

仰的口頭禪也是因為其簡單易行而迅速流行起來的。你看，在中國佛教宗派中，最深奧繁瑣、

最印度化的唯識宗的壽命最短；以大乘龍樹「空」的概念為中心學說的三論宗亦隨即在中國

消失了；而與宋明理學「心」、「性」之說頗多相通的華嚴、天台、禪，在知識份子中卻非

常盛行，尤以方法直截了當、義理簡明的天台、禪更為流行；方法和義理都最為簡單易行的

淨土則綿延千餘年，信徒眾多。回過頭來我們再接著看這第三個方面： 

  寄託自己的心願，除了在佛、菩薩前燒香頂拜之外，較為正式的場合也請僧人做佛事。

《二刻》卷二十四〈庵內看惡鬼善神 井中談前因後果〉的入話講述了這樣一個故事：伯皋

受南少營之托，保管少營的金銀。後因少營杳無音訊，伯皋便跟妻子商議道：「我而今有個

主意：在他包裡取出五十金來，替他廣請高僧，做一壇佛事。祈求佛力，保佑他早早回來；

倘若真個死了，求他得免罪苦，早早受生。……」[註 33]「算計已定，果然請了幾眾僧人，做

了七晝夜功課。伯皋是致誠人，佛前至心祈禱，願他生得早歸，死得早脫。」[註 34]好，我們

再來看一看第四個方面： 

四、寺院作為人們布施積善的場所 

  在「二拍」中，這已不僅僅限於寺院之內了。在《初刻》卷三十五〈訴窮漢暫管別人錢 

看財奴刁買冤家主〉的入話中，提到一位因佛殿坍損，下山來抄化修造的五台山僧人。[註 35]

《二刻》卷三十六〈王漁翁捨鏡崇三寶 白水僧盜物喪雙生〉講到，王甲在打魚時打撈上來

軒轅古鏡，便送至娥眉山白水禪院，捨在聖像上做了圓光的故事。[註 36]在這裡，既有金錢的

布施，也有財物上的布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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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：這又令我想起了《二刻》卷一〈進香客莽看金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〉一卷，其

中有相府夫人以五十石米賑濟災中寺僧的事。[註 37]這卷書便是以一部《金剛經》作為紅線，

貫穿始終的。故事以白樂天因母病而發願手寫《金剛般若經》百卷，散施在各處寺廟中為起

因。後來由於兵戈擾亂，數百年間百卷經卷佚失殆盡，唯有吳中太湖洞庭山一座寺中流傳得

一卷。後因吳中大水，寺僧辨悟同住持、眾僧商議定，將以此經當些米以度災年。於是辨悟

便拿此經到王相國府中當了大米五十石。後相國夫人知曉此事，發心將這五十石米施與該寺。

就在辨悟從王相國府中取回《金剛經》時，因在船上炫耀而被風吹去了第一葉。常州府的柳

太守是個極其貪婪的人，他聽說蘇州某寺藏有白居易手書的《金剛經》值千金時，便動了心，

竟不惜卑劣地唆使已被捕下獄的行腳頭陀僧，誣攀該寺所藏《金剛經》是贓物。柳太守終於

如願以償，但當他翻看該經時，發現缺了第一葉，太守道：「……今是不全之書，頭一板就

無了，成得甚用？說什麼千金百金，多被這些酸子傳聞誤了，空費了許多心機！」[註 38]於是

便放了住持和辨悟，還了經卷。住持及辨悟在回寺的路上，在一戶漁家的草舍之中無意尋得

了散落的《金剛經》第一葉。從而白居易的這本手抄的《金剛經》，又成了一部完整的珍品

了。 

  這一卷精致完整的書，所依據的理論同樣是「已作不失，未作不得」的因果理論，卷末

住持和辨悟分析了這一錯綜複雜的關係，住持道：「起初我們恨柳太守，如今想起來，也是

天意。你失去首葉，寺中無一人知道，珍藏到今。若非此一番跋涉，也無從遇著原紙來完全

了。」辨悟道：「上天曉得柳太守起了不良之心，怕奪了全卷去，故先吹掉了一紙。今全卷

重歸，仍舊還了此一紙。實是天公之巧，此卷之靈。想此老亦是會中人。所云道人，安知不

是白侍郎托化來的？」[註 39] 

  客：講到早年習禪、晚年又篤信淨土的白居易（七七二－八四六）[註 40]，《初刻》卷二

十八的入話中，一開頭便引用了他的兩首詩： 

    詩云：近有人從海上回，海山深處見樓台。 

     中有仙童開一室，皆言此待樂天來。 

  又云：吾學空門不學仙，恐君此語是虛傳。 

     海山不是吾歸處，歸即應歸兜率天。[註 41] 

  以樂天自己的話道出他一生精研內典，勤修上乘之業，一心超脫輪迴，往生淨土，而不

希罕蓬萊仙島之實。這跟你上面談到的一則故事是相符的。 

  此外，我們在二拍中還能瞭解到和佛教有關或源於佛教的民俗。《初刻》卷三十四〈聞

人生野戰翠浮庵 靜觀尼晝錦黃沙巷〉中有關於盂蘭盆會的描寫：「……又值七月半盂蘭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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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齋時節，杭州年例，人家做功果，點放河燈。那日還是七月十二日，有一大戶人家，差人

來庵裡請師父們念經、做功果，……十三至十五有三日停留。」[註 42] 

  主：說到風俗，我想起了《二刻》卷十六所提到的火化：「……人回來說：『三日之前，

寺中師徒已把他荼毘了。』說話的，怎麼叫做『荼毘』？看官，這就是僧家西方的說話，又

有叫得『闍維』的，總是我們華言『火化』也。」[註 43]實際上，「荼毗」一詞乃是巴利文 jhapita
的音譯，原文乃是燃燒的意思。從這一段說書人的解釋來看，當時的人對火化還是很熟悉的。 

  據北宋初釋道誠集《釋氏要覽》卷下「葬法」條記載，在古代印度最為流行的有四種葬

法：水葬、火葬、土葬以及林葬（亦即天葬）。[註 44]印度自古重視火葬（梵文：agnidhagha），

佛教的這一葬法，就是從印度傳統中繼承下來的。佛教傳入我國後，起初只是那些西域、天

竺的僧人死後施行火葬。顧炎武（一六一三－一六八二）《日知錄》卷十五「火葬」條說，

宋代民間已經出現了火葬的習俗，[註 45]我們熟悉的《金瓶梅》中，武大和宋惠蓮的喪葬方式，

就是在他們死後，抬到火化場進行的。因為這一源於印度的火葬，跟中國傳統的葬法相衝突，

所謂「人之焚其親，不孝之大者也」[註 46]！在南宋高宗時（一一二七－一一六二）政府曾禁

止過民間火葬之法。顧炎武曾就此感慨道：「焚人之親以罔利，傷風敗俗，莫此為甚。天幸

廢之，何可興之。」[註 47] 

  此外，我們從「二拍」的描寫中還可以看到當時的民間節日，如二月十九日觀音菩薩聖

誕（《初刻》卷八、卷二十四），七月十五日自恣日舉行盂蘭盆會的中元節（《初刻》卷三

十四）等等。 

  客：跟「三言」一樣，「二拍」所塑造的僧侶形象中，正面的人物不多，大都是些混跡

佛門，假借說法、勸善，一心只想著撈錢、淫欲的佛門敗類。在「二拍」中，我們可以看到

和尚經營房地產、放高利貸（昭慶寺慧空《初刻》卷十五）；一心只想賺錢獲利（大勝寺智

高《二刻》卷十六）；惡僧惡尼犯淫（慶福寺廣明、大正禪寺大覺、智圓《初刻》卷二十六；

功德庵王尼《初刻》卷三十四）；殺人取財（光善寺無塵《二刻》卷二十一）；遊方和尚殺

人（《二刻》卷二十八）；賣春藥害人（性月《二刻》卷三十五）等等。諸如此類的描寫，

在「二拍」中，比比皆是。至於說書人為什麼要著力在這方面進行渲染，其原因你在〈「三

言」與佛教〉一文中分析得很是精闢：「……由於『三言』是通俗小說，說書人的聽眾大都

是市民這個階層，所以『三言』中的故事很能反映當時市民的心態，他們的思想感情及興趣

愛好。如果我們注意一下『三言』中所描寫的僧尼的故事，就會發現市民最感興趣的就是僧

尼犯色戒的故事。」[註 48]同時我認為這也跟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，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正是

明朝晚期，聽眾和作者都不可能不受當時淫蕩縱欲的社會風氣影響。 

  主：跟在「三言」中的情形類似，「二拍」裡也常常把尼庵描寫成暗裡行淫的場所。在

「三言」中有《醒世恒言》〈赫大卿遺恨鴛鴦絛〉、《喻世明言》〈閑雲庵阮三償冤債〉等，

在「二拍」中則有：《初刻》卷三十四〈聞人生野戰翠浮庵 靜觀尼晝錦黃沙巷〉、《二刻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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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十一〈許察院感夢擒僧 王氏子因風獲盜〉等。究其原因，除了我在〈「三言」與佛教〉

一文中講到的以及你剛才所補充的之外，前些日子我讀了荷蘭漢學家高羅佩（Robert van  
Gulik, 1910-1967）所著的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一書，在述及女子出家時，高氏頗有感觸，有

一點說得極為中肯，我讀給你聽聽： 

  

另一方面，必須切記的是，在中國古代，輿論主要是由男人一手製造的，而且依據的

是雙重的道德原則。況且，女人放棄為家庭生兒育女的神聖職責，而生活在一個獨立

自主的團體裡，再也用不著受制於她們的男性親屬，單憑這種想法，對儒家來說，這

已經是大逆不道。而明代小說和故事的作者也大多數是儒家文人，他們實際上對佛家

的一切都充滿偏見。佛家的僧尼是他們最好的攻擊對象。因此閱讀這類文學作品，切

忌籠而統之，要注意他們對尼僧的橫加指責是摻有許多水份的。[註 49] 

  

  客：自然，「二拍」以及其他明代小說對此的描寫更是誇大其詞，過分渲染。但是，毋

庸諱言，當時的寺庵的確存在不少流弊，如尼僧充當媒婆：在《二刻》卷三〈權學士權認遠

鄉姑  白孺人白嫁親生女〉中，作者講到權翰林住在吳門城外月波庵隔壁的靜室中，並常

到庵中走動。庵中有個法號喚作妙通法師的老尼，有六十多歲，「專在各大家往來，禮度熟

閑，世情透徹」[註 50]。後來當白孺人想撮合自己的女兒跟權翰林的婚事時，很自然就想到了

這位妙通師父。[註 51]可見，尼僧作媒婆在當時已是很普遍的事。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，大戶

人家常常請些會手藝如會寫作、刺繡等的尼僧到家中，教閨閣中的女孩識字、讀書和做女紅

（《初刻》卷三十四）[註 52]。明僧圓澄（一五六一－一六二六）[註 53]在《慨古錄》中即對

當時佛教的現狀極為不滿，他分析了僧尼的來源： 

  

……故或為打劫事露而為僧者，或牢獄脫逃而為僧者，或悖逆父母而為僧者，或妻子

鬥氣而為僧者，或負債無還而為僧者，或衣食所窘而為僧者，或妻為僧而夫戴髮者，

或夫為僧而妻戴髮者，謂之雙修……以致姦盜詐偽，技藝百工，皆有僧在焉。如此之

輩，既不精於學問，則禮儀廉恥皆不之顧，唯於人前裝假善知識，說大妄語……致生

他事。 [註 54] 

  

  主：正如高羅佩在同一本書中所指出的一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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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實，當時，真心渴望過虔誠生活而信教的女人畢竟較少。女孩往往是被父母不容商

量就送進尼僧庵的，甚至還在他們出生以前這一切就已經決定了。為了禳除災禍，父

母常常發願讓尚未出生的女兒將來當尼僧；或者碰上女兒得了大病，為了乞求康復，

他們也會這麼做。[註 55] 

  

  客：在《初刻》卷三十四中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說書人跟高氏有共同的感嘆： 

  

看官聽說：但凡出家人，必須四大皆空，自己發得念盡，死心塌地做個佛門弟子，早

夜修持，凡心一點不動，卻才算得有功行。若今世上，小時憑著父母蠻做，動不動許

在空門，那曉得起頭易到底難。……為此，就有那不守分的，汙穢了禪堂佛殿，……。

[註 56] 

  

  主：正是由於出家為僧一時為濫，自明太祖洪武十四年（一三八一）依然實行宋代的由

祠部頒發度牒的制度。據《明史》卷七十七〈食貨志〉記載，當時太祖發佈詔書規定「僧道

給度牒，有田者編冊如民科，無田者亦為畸零」[註 57]。此中情況我們在《二刻》卷三十六中

可略知一二：「那法輪自得此鏡之後，金銀財寶不求自至，……以至衣鉢充牣，買祠部度牒

度的童奴，多至三百餘人，寺剎興旺，富不可言。」[註 58] 

  客：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得出，「二拍」既以極為冷峻的寫實態度精雕細刻出人

們對欲望無休止的追求，又以傳統的儒家觀念表示出對這一現象的憂慮。作者的主旨是既要

人們看到那一特定時代人欲橫流的社會現實，又要人們從各不相同的主人公命運中思索人生

的真正價值。由於這些故事的側重面不在佛教方面，有關佛教的描寫只是為故事情景作陪襯，

因此跟一般佛教史不同，它更真實、更客觀地反映了當時佛教的現狀。記得羅香林先生在給

龐德新所著《宋代兩京市民生活》一書所作的〈序〉中在言及話本體裁的特徵時說：「……

無所用其顧忌隱諱，與偏袒取容，故最為適於比較分析，集證考信。」[註 59]此言得之！ 

  主：儘管我們在明代的佛教中，很難再尋得到隋唐鼎盛時期光輝燦爛的影子，但通過人

們日常生活對佛教活動的需求，可以知道佛教已深深滲透到了人們的心中，化為了血肉，成

為了人們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。 

  客：茶品得差不多了吧，天也快亮了，真是很久沒這麼盡興地聊過了。 

  主：「人必須先說很多話然後保持靜默。」[註 60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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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註釋】  

[註 1] 〈「三言」與佛教〉一文刊於香港佛教刊物《內明》第二二六期（一九九一年一月），第八－十一頁。 

[註 2] 《初刻》，第一○九頁。 

[註 3] 《二刻》，第三○○頁。 

[註 4] 同 [註 2] ，第三三二頁。 

[註 5] 同 [註 3] ，第九十三頁。 

[註 6] 同 [註 2] ，第四五一頁。 

[註 7] 同 [註 6] 。 

[註 8] 同 [註 3] ，第三八二頁。 

[註 9] 漢桓帝建和二年（一四八）經西域至洛陽譯經。 

[註 10] 《大正藏》第一冊，第二五二頁上。 

[註 11] 見陳垣，《釋氏疑年錄》，第九十九－一○○頁。 

[註 12] 見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三冊，第四七五頁下－四八○頁下。 

[註 13] （蘭陵）笑笑生，《新核繡像批評金瓶梅》卷之十二，第五十七回，第九－十頁上。 

[註 14] 同 [註 2] ，第一四一頁。 

[註 15] 同 [註 2] ，第二三九頁。 

[註 16] 同 [註 3] ，第二四九頁。 

[註 17] 同 [註 3] ，第二五九頁。 

[註 18] 同 [註 2] ，第二九五頁。 

[註 19] 同 [註 2] ，第二○二頁。 

[註 20] 同 [註 2] ，第二一○頁。 

[註 21] 同 [註 2] ，第九十五頁。 

[註 22] 同 [註 2] ，第二一六頁。 

[註 23] 同 [註 2] ，第二二○頁。 

[註 24] 同 [註 2] ，第三○二頁。 

[註 25] 同 [註 3] ，第二○七頁。 

[註 26] 印順，《切莫誤解佛教》，第十六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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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 27] 利瑪竇、金尼閣著，何高濟等譯，《利瑪竇中國札記》，第一○九頁。 

[註 28] 同 [註 2] ，第二六三頁。 

[註 29] 同 [註 2] ，第二六六頁。 

[註 30] 同 [註 2] ，第二六七頁。 

[註 31] 見《大正藏》第九冊，第五十六頁下－五十八頁中。 

[註 32] 同 [註 31] ，第五十六頁下。 

[註 33] 同 [註 3] ，第三○一頁。 

[註 34] 同 [註 33] 。 

[註 35] 同 [註 2] ，第三九二頁。 

[註 36] 同 [註 3] ，第四三一頁。 

[註 37] 同 [註 3] ，第三頁。 

[註 38] 同 [註 3] ，第九頁。 

[註 39] 同 [註 3] ，第十一頁。 

[註 40] 有關白居易對佛教的信仰以及佛教對他文學創作的影響，參考孫昌武，《佛教與中國文學》，第一二八

－一四三頁；加地哲定，《中國佛教文學研究》，第八十八－一○一頁。 

[註 41] 同 [註 2] ，第三○三頁。 

[註 42] 同 [註 2] ，第三八五頁。 

[註 43] 同 [註 3] ，第二○六頁。 

[註 44] 見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四冊，第三○八頁下。 

[註 45] 黃汝成，《日知錄集釋》，第三六六頁。 

[註 46] 同 [註 45] ，第三六七頁。 

[註 47] 同 [註 45] ，第三六八頁。 

[註 48] 《內明》第二二六期，第十一頁。 

[註 49] 高羅佩，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，第三九五頁。 

[註 50] 同 [註 3] ，第三十三頁。 

[註 51] 同 [註 3] ，第三十九頁。 

[註 52] 同 [註 2] ，第三七七頁。 

[註 53] 見同 [註 11] ，第三九七頁。 

[註 54] 《卍續藏經》第一輯第二編，第十九套第四冊，第三六六葉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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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 55] 同 [註 49] ，第三五六－三五七頁。 

[註 56] 同 [註 2] ，第三八二頁。  

[註 57] 張廷玉等，《明史》，第一八七八頁。 

[註 58] 同 [註 3] ，第四三二頁。 

[註 59] 龐德新，《宋代兩京市民生活》，〈序〉第三頁。 

[註 60] 馮友蘭著，涂又光譯，《中國哲學簡史》，第三九五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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